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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四十六年，當時資訊並不發達，也沒有新生服務，被大專聯招會分發到台

北護專，懵懵懂懂的到學校報到，我還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學習地方。踏進學

校時，映入眼裡的是「小」字，校園小、教室小、操場小、學生少。之前，我

畢業於第二女子中學（現今中山女中前身），學校大，學生有三千多人。呆頭呆

腦的我，竟叫起來「小」字。三年的學業完成時，才意識到「麻雀雖小，五臟

俱全」的真正意義。 

  

新生報到後，各自提行李到二樓宿舍放置，同學各自自我介紹，熟識學校環

境，辦好入學手續，白天就在嘻笑中過去了。晚上就寢時，來自宜蘭、台南及

台北的同學們，靜靜的，思鄉愁緒難免湧上心頭來，假如有人說點話，就會引

發大家「想家」、「想哭」似的，我的心裡更是咀嚼著「想哭」的愁緒呢！畢教

官再次查詢後，袁菊錦同學「噯呀！」嘆氣一聲，反倒引起全寢室哄堂大笑起

來，思鄉愁緒也就在笑聲中排除了，把想家想哭的念頭化成笑聲，就這樣開始

快樂的學生生活了。 

  

離家住宿在我來說是頭一次，在家裡時睡的榻榻米的總舖，無床緣之限，睡覺

時可以自由翻滾，可是住宿的單人床，好小，又不能翻身。在住宿的不久，正

值國慶日的晚上，我翻滾到地上，木板製的地板，「碰」的一聲好響，同學們開

玩笑的說，外面放鞭炮（慶祝國慶日），我們宿舍內放大炮。 

  

在學校內，不管是男老師或女老師，均尊稱為「先生」，朱質樸先生（女），是

虔誠的基督教教徒，在校內擔任醫務室校護，同學們有點小毛病（頭痛、小擦

傷等）到朱先生處取藥服用，朱先生將藥一一倒在手裡給我們服用，她一定看

著你服用下去，在叮囑注意事項一番，接著就拿起聖經說教，並囑咐「你在 oo

時間到教堂來作禮拜」，年輕不懂事的我們，只有嗯啊！胡亂點頭應付，不想

去，趕緊溜之大吉。假日，朱先生經常到宿舍，要大家到教堂作禮拜，但我們

都「尿遁」，溜進廁所躲一陣子。尤其到三年級，開始到醫院實習，每逢例假

日，或休息日，住台北的同學可以回家休息，遠住中南部同學，只好返回校內

住宿，但是又不想回校，因為每每被朱先生抓去教堂作禮拜。對當時的我們而

後，是多麼的糟啊！ 

  

住宿時，畢教官均按時點名，起床後要疊好被褥，舖整床鋪，住台北的吳俊秀

同學，下了課，把蚊帳掛好，棉被做好一模樣後就回台北家住宿。她不但通過

了點名，還讓大夥兒羨慕極了。江韻瑾同學是班裡最用功的，開夜車最頻繁，

每每都看到她拿本書，離開寢室（室內關燈），到走廊或樓梯口的微弱燈光下用



功。我好欽佩她的努力精神。丁原竹同學，在學校就讀一年級下學期，就結婚

了，參加畢業考時，正懷孕（而且懷雙胞胎），當時的座椅是連桌椅，懷孕的

她，坐不下去，好容易七扭八轉的坐下去，考完試要站起來，被連桌椅夾住，

站不起來，有位同學說「你身上以帶球跑了，現在又帶椅走，太辛苦了……」。

大家在笑聲中緩和了些許考試的壓力心情。于鶴君同學，是最摩登的一位，每

隔兩天就穿一套新衣服，跟男朋友約會，並大談約會的趣事，約會後，總是錯

過點名時間，校門也關了，我們還擔心的時候，她悄然的爬牆回來。傻呼呼的

我們還窮擔心了。 

  

朱寶鈿校長當時是訓導主任，沈蓉校長是我們的班長，同學們調皮搗蛋，學生

生活的小插曲（小錯），又層出不窮（現在已不記得了），做班長的沈蓉同學，

雖然不敢苟同，又無法制阻，因此每每都代為挨罵，朱校長總說「你們這一班

太調皮了。」 

  

學校的示教室的清潔與補充用物，都是由老蔣（工友）來總管。在畢業考之技

術考時，有幾位精專的同學，已經動腦猜題（技術考）了，注意老蔣的一舉一

動，就可以依據猜題，猜到下一位技術考的題目。例如老蔣提大桶水進示教

室，就是要考舖床之類的題目……。好幾位同學，就在如此這般的猜題情況

下，技術考得高分。 

  

三年級下學期末，有一難關，同學都視為畏途，那就是三天的模擬病人，每人

都要通過這一關，體驗到當病人實際接受多項的護理過程之感受與心得，項目

包括有住院病人的身心評估與照顧，服藥、打針、灌腸、放胃管、吃無鹽飲食

等多項護理。原來大便通暢的我，被灌腸後，腹部絞痛，來不及到廁所，已解

便在褲子上，好痛苦哦！有位同學，取除胃管時，發現胃管內外有血，她藏起

胃管，不拿出來，自從這次出血的事發生後，後來的幾個梯次的模擬病人，就

取消這項護理。 

  

畢業謝師宴，同學們歡欣的慶祝畢業典禮，謝師宴是一大項目，為了省錢，辦

謝師宴決定自己動作「辦桌」，以分工合作的方式來做，分成幾組人員準備餐

點，好幾位同學廚師，表演拿手好菜，準備得熱鬧滾滾，臨開宴前的下午，朱

校長問起「請了哪些老師？」，這時才發現未發請帖給邀請的老師們，趕緊向畢

教官請求幫忙，代為出面邀請，一一邀請老師，幸好，老師們都來了，謝師宴

才如期開啟。 

  

陳阿霓、曾美榮、江韻瑾、李美惠、張雪貞、劉菊六位同學，因應當時急需助

產士人才培植，申請領國際婦女會獎學金，畢業後，在返回學校內江街實習場

所，修習助產科學分，矇懂不知的我，好欽羨她們。 



  

我們在民國四十九年，護專第五屆學生全數畢業了，畢業後各奔前程，凡有同

學自國外回來，我們趁此機會相聚閒聊，從談談說說中，得到很多同學訊息，

包括好的、壞的消息都有。例如學校的校友會選拔傑出校友一事，沈蓉同學及

郭明嬌同學先後榮獲傑出校友的榮譽。辜瑞寶、陳淑惠、沈和惠三位同學，畢

業後都未與同學聯絡，真希望能獲知她們的行蹤。蔣汝雲和于鶴君二未同學已

作古了，先到天堂報到，執筆寫「憶往」時還思念著她們倆。 

  

日子或許依然不變，但是我們心中卻充滿希望，加上一種盼望的企求，使平淡

的日子過得更有意義，即使畢業後的三十六年，思想起那些多采多姿的學生生

活，回味無窮，年少的學生與海闊天空任遨遊，劃上等號，至今，仍咀嚼回味

著……。 


